
34

■动 态

■言 论

责任编辑：王 杨 电话：（010）65389193 电子信箱：wybsjwt@163.com 2012年6月15日 星期五华文文学

陈
映真可称为台湾文学界的
一面旗帜，正如李欧梵所
说，陈映真是台湾文坛少

有的知识型和信念型的作家，他的知识
领域不限于文学，更注重思想；他的基
本信念也不限于政治，而更注重人道意
义。纵观台湾文坛，最具深度、最有代表
性、最受期待、最不能被中国当代文学
忽视的巨大存在，应首推陈映真。

自 1959 年发表处女作《面摊》跻身
文坛之后，陈映真一直笔耕不辍，直至
1987年《赵南栋》发表后即停笔转向文学
史、政治经济的研究。十多年之后，其中
篇小说《归乡》《夜雾》《忠孝公园》又相继
问世，笔力愈发炉火纯青。他的小说文字
独具魅力，思想层次分明，以恒久的悲悯
之心观照现实人生，对不同时期的台湾
文化做出了不同层面、不同阶段的审视
与思考，其主题也不断演进——从关注
人间苦难到思考民族的分离，他不仅写
出了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底层人民
的爱恨与挣扎，还将笔触深入到外省人
与本省人的沧桑传奇以及省籍矛盾之
中，批判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对人
性的扭曲和异化。在树立自尊自强的民
族旗帜、呼吁人性的复归、反思高压政
治、表现时代风云变幻等方面，可以
说，陈映真的精神探索从未停止过。

陈映真的小说选本 《忠孝公园》
是江苏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现代
文库”系列之一，编者“本着全面体
现作家创作的历史进程和作为不同阶
段作家代表作品的选编原则”，收录了
陈映真不同时期的小说《面摊》《我的
弟弟康雄》《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将
军族》《唐倩的喜剧》《六月里的玫瑰
花》《夜行货车》《万商帝君》《铃珰
花》《山路》 和 《忠孝公园》 共 11 篇。
这些作品代表了陈映真在不同时期的

精 神 探 索 和 自 我 审
视。从陈映真创作的
四 个 阶 段 ： 自 传 时
期、现代派时期、反
省时期和政治小说时
期来看，陈映真对历
史、社会、人性的书
写，在每个阶段的创作足迹

“都是踏实有力的”。如他的早期作
品《面摊》《我的弟弟康雄》写出了人
生的苦难、现实的残酷和理想的破
灭，作品闪烁着人性的温润和光辉，
这些作品是他青年时期对社会的认知
和感悟，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第二
个阶段的陈映真，其思想逐步摆脱早
年的自我苦闷情绪，开始转向现实主
义。这一时期的力作包括 《将军族》

《唐 倩 的 喜 剧》《六 月 里 的 玫 瑰 花》
等。在经历了监狱生活之后，陈映真
的思想跃进到“反省时期”的第三阶
段，他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建立了
民族主义的写作核心。高扬民族主义
和爱国主义的旗帜、表现现代跨国资
本统治下人性的异化 （如 《夜行货
车》和《万商帝君》），是这一阶段陈
映真小说的主要特点。1983 年后，陈
映真的创作更多地关注时政，使得此
后的小说带有鲜明的“政治小说”色
彩，《铃铛花》《山路》 和 《忠孝公
园》 均是第四阶段有影响的作品。这
些小说或表现二战后台湾急需清理的
精神废墟；或表现对 20世纪 50年代台
湾政治“白色恐怖”的否定 （如 《铃
铛花》）；或表现对民族分裂主义和跨
国资本之于台湾人民经济上和精神上
再殖民的批判，揭示日据统治后人们身
份认同和精神回归的问题（如《山路》

《忠孝公园》）。总的来看，陈映真所创作
的小说是台湾风云变幻、激烈动荡时代

的真实写照，他在小说中
所进行的批判和自省，体
现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爱国
主义情怀，使他成为当时
时代、社会和历史中知识
分子的先行者。

无论是从文化史意
义，还是从思想史意义、
艺术审美意义上来说，陈
映真都是台湾乃至中国

文 学 的 光 荣 和 骄
傲。其内涵

的丰富性、复
杂性、深刻性

和“潜隐的价值”
都值得进一步探究

和挖掘。
首先，陈映真小说中

始终涌动着批判现实主义的
潜流。他师承鲁迅，又继承了“五四”新文
化运动的优良传统，以理性批判、否定的
笔触深入台湾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善
于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省籍
矛盾，首开“大陆人在台湾”题材之先河，
将大陆人和台湾人的沧桑传奇和变化作
为着眼点。在《将军族》中写身为大陆人
的国民党退伍人员“三角脸”和台湾娼妓

“小瘦丫头”从相爱到从容殉情的故事。
他写出了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和当时社
会的黑暗，对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
化做了历史主义的分析，从文化风俗上
表达了对海峡两岸的认同。

其次，陈映真在小说中展现了强烈
的宗教意识和死亡、救赎情怀。或许是
自小就生活在浓郁的基督教氛围中，陈
映真小说中充满着悲悯和博爱的宗教
情怀，因此他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有着原
罪意识和忏悔意识。《我的弟弟康雄》写
康雄内心深处的俄狄浦斯情结面对“宗
教的道德律规”时的矛盾心理，在不断
的煎熬、忏悔中，他还是无法赦免自己，
最终自杀以求解脱。《六月里的玫瑰花》
里面的巴尔奈因屠杀了许多人而受着
灵魂的煎熬，终被梦魇所缠绕。《山路》
中的蔡千惠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救赎
家族的罪衍”中，但是最后发现在“物欲
横流的浊世中”已然丧失了当初的理想
和信念，在痛苦的自疚中慢慢死去。此

后，随着政治思想的进化，陈映真开始
质疑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意识，质疑
标榜上帝为主宰万物的“神”的地位，转
而信仰马克思主义。陈映真在作品中倾
注更多对博爱和牺牲的人性光辉的观
照，将自己的社会人生理想注入其中，
以此来抵御资本主义工商业之下的物
化和人的异化，追求更高的人性价值和
理想信念。

还有，陈映真的作品中也体现着对
民族主义品格的建构。陈映真被誉为是
真正代表了“台湾文学良心”的知识分
子，冒着“犯法”、“坐牢”的危险探索历史
的真相。这起源于他对日据时代长达50
年的殖民文化的反思。日本在台湾近代
历史发展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不论是
社会政治、经济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台湾
的现实问题、台湾民众的思想和追求都
是与“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和
侵略息息相关的”，就连潜隐着的“台独”
思潮也是其开出的“恶之花”。所以陈映
真建构起一系列“反帝民族主义”理论，
在小说中大力抨击帝国主义入侵残留下
的殖民思想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对人性的
物化和异化。在《夜行货车》中刻画了林
荣平和詹奕宏面对美国老板对中国台湾
的辱骂和对女职员的非礼等丑恶行径时
的不同态度，前者的奴颜婢膝和后者强
烈的民族气节形成了鲜明对比。《万商帝
君》塑造了“跨国公司的必然性格”，思考
台湾的资本主义化与人性的冲突。《忠孝
公园》中所提出的“林标现象”是“经过日
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人面对的一系列
身份认同”的危机。陈映真本着知识分子
的责任心和爱国主义热情希望能够克服
新旧殖民主义残留下来的异化意识，建
立自己的民族品格，将华夏优秀传统发
扬光大。

陈映真正是以一个文化自觉者的
身份思索着台湾的命运，关心着台湾民
众的福祉，并以深邃的目光关注着中华
民族的命运和独立发展，这是非常难能
可贵和值得尊敬的。他的作品是对台湾
不同时期历史、社会、人性的深刻书写
和揭示，是台湾发展的一面镜子。他对
于人的价值、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的追
求代表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对于当今时
代的发展不愧为一种新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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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70年代末算起，中国大陆学者们对世界华文文
学的研究，已经30年有余了。从研究台湾文学起步，到香港、澳
门文学，再到东南亚华文文学以至于欧美澳华文文学，研究的
范围越来越广，研究的力度越来越深。在内地文学研究领域，
这个曾被称为“弱智学者”的不入流的边缘项目（够不上称学
科），如今已蔚然成风，竟成了一门显学。值得称道的是，世界
华文文学的研究已经有了一支长期稳定、老中青结合、阵营壮
大、水平很高的队伍。还有不少跨学科资深学者不断地主动作
为“票友”客串其中，使研究大为增色。上百部的研究专著，超
万篇的学术论文，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界定、研究范畴、研究
目的和方法以及分布状况、各自特点，各地区的代表作家和作
品、发展历史和当今态势，都有了充分研究和精深论述。全国
大学几乎所有的文学本科都设有世界华文文学的基础课或选
修课，硕、博士论文在当代文学研究生点上，研究世界华文文
学的几乎过半。而立之年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可以说，作为
一门学科的建设，已经相当成熟、完整，发展的前景也令人乐
观。这与文学类其他学科的建设相比较绝不逊色。可是，就在
学术界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看好的情况下，研究世界华
文文学的业内同仁中，却往往会出现一些妄自菲薄的声音，什
么“界定不清、对象不明”，“水平不齐、缺乏领军人物”，“研究有
偏颇、有空白”……总之，“还不成熟”。这是为什么呢？

应该说，这都是好心人的一片苦心，可良好愿望与客观实际似乎有些脱节了。比
如，界限不清、对象不明的问题，在1993年江西庐山的华文文学会议上就有人提出来
了。大概有这样几种意见：一是说，世界华文文学的提法是台湾首先提出的，大陆学
者不能跟随其后。今日看来，这已不值一驳了。二是说，那么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包括
不包括在里面，为什么研究对象总不见谈中国大陆的文学？这其实也讨论了20年，就
是个约定俗成的事。国家社科规划中，世界文学就是研究中国以外的外国文学，难道
中国不在这世界上吗？研究中国文学，也分古代、现代、当代等，只不过在世界华文文
学研究中从略了。第三种意见是，海外华人用英语、西班牙语等其他语种创作的文学
作品就不能算了，这公平吗？这又把问题复杂化了。科学的界定总该有一个依据的标
准，华文文学是以语言种类为标准的，而华人文学则是以种族为界定的，也有的分类
是以政治、疆域、地区为界定标准的。我总认为，文学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以语种来界
定最为科学合理。更何况，华文（汉语言文字）已经是海外千百万华人固有的精神家
园、情感寄托和灵魂归宿，难道不值得我们专门认真研究吗？至于海外华人的外语作
品，有中译本的应该一视同仁，纯外语的也可作为对照参考来研究，但就不是华文文
学研究的重点了，试问，当下华文文学研究队伍中，精通外语文学并能做精深研究的
能有几人？

另外，“水平不齐”是所有学科研究中必然存在的问题。只要有一批优秀的高水平
的领军人物带好队伍，大胆热心地培养好接班人，研究水平是可以逐步拉齐的。现实情
况是，我们的确已经拥有了一批优秀的学术领军人物，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
代初的一批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武治纯，中山大学的封祖盛、王晋
民，厦门大学的黄重添，北京大学的王景寿，还有南京的张超、福建的林承璜等，他们已
经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每当缅怀起
他们的努力和贡献，我们怎敢妄自菲薄。同时，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领导机构的成
员，不仅是学会的组织者，也是学术的带头人。他们都是著作等身、颇有建树的专家，并
且都带领着研究的团队。他们对于提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起到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去年11月，学会与台湾地区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在广州举行了“共享文
学时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文友共同研讨世界
华文文学的发展成果和努力方向。这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30年的一个总检阅和新的里
程碑。每念及此情此景，我们还能妄自菲薄吗？

当然，与其他各门学科一样，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也并非尽善尽美，还存在不少
问题。30年来作家作品的研究不少，但研究史和史论不多，大部分研究还未能突出海
外华文文学“多元文化、多重视角”的特点和优势，显得平板而老套。有些研究者对文
本的研读不够深透，评论写得华丽而不切实际，套用西方的甚至是理工科论文的刻
板模式，洋八股味十足（这与目前大学学报的死硬规定有关）。评论与创作脱节，各行
其是；作者说得天花乱坠，读者不知所云；评论隔靴搔痒，评者自我欣赏，而作家不感
兴趣，等等。30年来，世界华文文学日新月异，迅猛发展，而相关文学评论显然已经滞
后了，而且差距越来越大。这些的确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大可不
必妄自菲薄。只要研究者能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迎头赶上，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前
景仍是一片光明。

近期我看了几位台湾作家的散文
集，当然谈不上对台湾散文界有较全
面的了解，对大陆的散文虽有过关注，
但了解肯定也不全面，但脑子里偏偏
产生一个以偏概全的念头，即仿佛台
湾散文的成就很高：在台湾，出版商都
明白，散文书最有销路。

在策划英文版“20 世纪中国文学
选集”套书时，我特意专列散文卷，后
来请国内中文系和外文系的知名专家
学者们讨论后得出的结论是：明知英
语国家的读者不太重视散文，我们更要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学中散文这
一文类的重要性和受欢迎程度。这和张晓风散文观中提及的老外重戏
剧轻散文而她视写散文为大业相一致。

张晓风说，在西方，散文是三大文体（戏剧、小说、诗歌）之外的小附
庸。在中文世界，散文是二分之一的擎天柱（我们分文章为“散文”、“韵
文”两类）。读者希望从散文中得到好文笔、好修辞、对人生的观察和体
悟、感性的感动和知性的深度。很少有人会“再一次读看过的小说”，可
是有很多人“一再读他看过的散文”。

《圣经》和《论语》是对张晓风影响最大的书，堪称中西合璧。她散文
中体现的原型，涵盖中外神话、宗教、民间传说、寓言、童话及大量古典
文学作品。她的散文呈现出强烈的唯美倾向及诗的特质，把新与旧、传
统与现代，融汇于一种大格局中，并继承中国散文以诗为主轴的精神，
成就其风格独特的美文。

“爱我少一点，我在风我在海我在陆地我在星，你必须少爱我一点，
才能去爱那藏在大化中的我……去爱一首歌好吗？因为那旋律是我；去
爱一幅画，因为那流溢的色彩是我；去爱一方印章，我深信那老拙的刻
痕是我；去品尝一坛佳酿，因为坛底的醉意是我……”多美的语句啊，我
忍不住要抄几句张晓风的散文与君共赏！

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每一个作家，一定要使他的雌雄两性成
婚，一定要躺下来让他的脑子在黑暗里庆祝它的婚礼。”宏伟的艺术心
灵达到了自身雌雄两种人格的交替互动、共生互补以至结合，就可能孕
育出新的强劲的文学生命。张晓风的散文里就“有一股勃然不磨的英伟
之气”。身为女性，张晓风散文的美学人格却常常体现出男性特征，她笔
下的散文可抒情、可咏史，恢弘博大、文道兼具。

“有一个名字不容任何人污蔑，有一个话题绝不容别人占上风，有
一分旧爱不准他人来置喙。总之，只要听到别人的话锋似乎要触及我的
中国了，我会一面谦卑地微笑，一面拔剑以待，只要有一言伤及它，我会
即刻挥剑求胜，即使为剑刃所伤亦在所不惜。”张晓风心里的中国，是散
在全世界有待像拼图一样聚拢来的中国。一直以为中文系更适合培养
理性的学者而不是感性的作家，但张晓风始终认为，写作既来自感性的
生活，也来自理性的学问；学问虽然不等于生活，却可以提高对生活的
诠释力，一个作家最好能做到二者平衡。她的治学方法、修辞训练以至
整个文学人格的形成，都是在大学中文系完成的，她还成了发扬中文捍
卫中文者。

瘂弦说：张晓风的散文是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全新风貌：熟悉来
自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纵的继承，新鲜则是世界文学和现代生活交互
影响后的横的移植。其学思历程，如余光中所言“自传统出发走向现代，
复又深入传统”。她的作品，不仅可以作文学欣赏，同时也有文化上的、
语言学上的意义。

本报讯 由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主
办，复旦大学中文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承
办，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同济大学世
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和苏州大学文学院协
办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近日
在复旦大学召开。学者们讨论了世界华文
文学学科建设问题，阐述了一系列新的理
论命题。95 岁高龄的曾敏之先生在主题发
言中说：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已走过了 30 年
的历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也已成立
了10年。2011年11月学会和台湾华文作家
协会联手广州举行会议，并产生了促进世
界华文文学发展的“广州宣言”，这个宣言
对海峡两岸华文文学发展将起到深远的影
响。他希望“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研讨
会”带来新的可喜的收获，希望与会者各尽
所能、各尽所思，形成世界华文文学活动的
力量，对全国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产生积
极的影响。

会上，与会者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做
了回顾和展望。张炯认为，从台港澳文学到
东南亚华文文学和欧美澳华文文学，从个
别作家作品研究到地区性作家群和文学史
的研究，再到综合性的世界华文文学史撰
写；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身份研究等

多视角跨学科的研究，经过众多学者的努
力，已奠定了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成熟
学科的学术基础，但仍需进一步拓展华文
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填补研究空白，重视双
重文化背景和文化表现，在微观研究基础
上加强宏观研究，特别是开展经典化研
究，把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础
夯得更厚实。一些学者谈到世界华文文学
研究的观念更新和理论建设问题。刘登翰
指出华文文学研究经常比较滞后，建构独
特的华文文学诗学是当务之急。华文文学
研究初步阶段资料建设是最大障碍，如今
深化阶段理论建设成为最大问题，因此应
从根本上研究华文文学的发展模式，揭示
中华文化进入其他文化所产生的各种变化
和各种学术生长点，并与中国文学的研究
形成一种对话关系。曹惠民也强调学科的
理论基础和理论建设，作为一个独立学
科，应从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的研究，提高
到新的高度，他特别呼吁加强中青年学者
的理论建设。刘俊也强调世界华文文学应
建立起新的独特的学科传统，有别于中国
现当代文学传统，把握住自身领域的学术
特点，创造出自己的概念、理论和方法，
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创见性的成果。学者黄

万华却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
等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渗透有利于本学科
的建设，应当主动与其建立起交叉联系，
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学术成果丰富了，
这个学科自然被承认。学者钱虹也认为，
关注世界华文文学的学者，大多从现当代
文学转过来，这并无不妥，他们具有现当
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作为基础，这样的立足
点不低，当然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应不断拓
展，同时培养学科的学术新人也很重要。

在讨论中，学者们谈到，世界华文文学
发展到今天，学科建设是关键问题。王列
耀指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合
法化到学科化的过程，世界华文文学的概
念也在发展更新之中。张福贵做了学科建
设的主题报告，他认为华文文学是一个大
文化概念，具有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宏
大和丰富的文化意义，其学科性与学术性
必须注意三个概念：大中华、世界文化和
创作与研究的一体化。基于此，他认为世
界华文文学是一个真学术概念，要有学科
自强意识。杨匡汉认为华文文学作为新兴
学科已经合法，但从学科化的角度，应该
具备六个要素：一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
和语境中生成和生长的文学以及对它的研

究；二是学科的特殊性；三是有自己的知
识谱系，形成一套自己的学术话语；四是
要有一批学术带头人和研究团队，若干研
究基地；五是要有本学科或本研究领域奠
基性的著述；六是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中有
其地位。华文文学学科化要把这些方面做
得更明确、更扎实、更厚实些。

不少学者强调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要争
取由上到下在体制上的确认，更多与会学
者达成共识，认为华文文学研究应该有自
己的标志性成果。曾敏之谈到世界华文文
学迄今为止缺少系统完整和具有相当说服
力的成果。陈公仲主张对学科建设的状况
进行调查研究，将散兵游勇集中起来，在
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出更多标志性的成
果。朱双一建议出版成规模和有影响的学
人自选集和博士论文丛书，壮大学术队
伍。张福贵提到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潜政
治概念，文化取胜是最终胜利，应把华文
文学研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来看
待。汪义生强调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要有政
治意识，要有政治的大局观。陶然谈到香
港文学对于“人心回归”也起了很好作
用。关于拓展研究范围的问题，张炯提到
对澳洲、南美、日本、非洲和北欧的华文
文学研究得不够或完全没有研究。潘耀明
则强调华文文学研究要从民族性到普世价
值拓展认识领域，从移民作家到本土作家
普遍受到关注，同时与传媒相结合，重视
传播环节。

（梁燕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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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钱虹主编的“雨
虹丛书/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
共 10 种，日前已由黄河出版传
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出齐。该套
丛书从酝酿策划到最后一部作
品出齐，历时 3 年多。已出版
的 10 种 作 品 中 ， 有 小 说 集 5
部，包括严歌苓著《也是亚当，
也是夏娃》、陈若曦著《慧心
莲》、虹影著《女子有行（修订
版）》、陈漱意著《双姝恋》和婴
子著《男人的泪（修订版）》）；散
文集 4部，包括吕大明著《世纪
爱情四贴》、尤今著《菩萨的境
界》、吴玲瑶著《幽默无处不在》
和蓉子著《老来风情》；以及由
谢馨所著诗集《脱衣舞》。在每部
作品中，还收有钱虹撰写的对
入选女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论

文。
该丛书凸显了性别意识，

编者认为，几千年来以男权话
语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经济、历
史、文化形态，使得女性在历来
由男性书写的文学史中，成为
被他人书写、塑造和代言的角
色；而女性介入书写，尤其是
自我书写，就意味着这种被他
人书写、塑造和代言的历史的
终结，而在女性书写过程中，
其性别意识及其特征会或明显
或隐秘地镌刻在其创作文本之
中 。 在 海 外 生 存 的 华 人 女 作
家，要在母语创作上取得优异
成绩并且得到承认极为不易，
因此，该丛书也是对 20 年来海
外华人女性书写成就的回顾与
检阅。 （华 文）

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出版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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